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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世纪之交的当代文坛,文学流派纷呈,其中涌现出许多底层写作的作家,虽然迟子建也

始终关注这类题材,但她却显得与众不同。她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聚焦于生活在东北这片寒冷土

地上的小人物,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去体察他们的辛酸与悲苦。她笔下的现实,艰难却不沉重,忧伤

而不绝望。其作品传达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了解迟子建小说主要的艺术特征及其存在的局限性,
可以更好地理解迟子建小说的深刻内涵,并感悟其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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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子建是一位多产作家。苏童曾说:“每年春

天,我们听不见黑龙江冰雪融化的声音,但我们总是

能准确听见迟子建的脚步。”[1]自1986年公开发表

第一篇作品至今,迟子建始终在文坛上保持着特立

独行的姿态,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用一双

慧眼去发现小人物的苦难与不幸、辛酸与悲苦,将其

化为如水般柔美的文字,使之脱离现实的沉重与苦

涩。她以独有的女性情怀,消解沉重的现实,使作品

带着一定的温度,让处于困境中的人看到希望,重拾

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纵览迟子建的小说,其一以贯

之的创作原则是执着于正视困境和探索出路,其显

著特征可概括为苦难抒写和女性情怀的融合,诸如

《亲亲土豆》《白雪的墓园》《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踏
着月光的行板》《福翩翩》《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就是

一支支充分展现女性情怀的苦难奏鸣曲。

一

上世纪90年代的文坛,女作家的创作大都是淡

化时代背景,肯定女性价值和尊严,彰显出强烈的女

性意识。但迟子建迥异于大多数女作家,她选择了

时代环境下女性的生存经验。其作品既有强烈的现

实感,也有浓浓的女性情怀。迟子建以自己特有的

感性经验和生存体验,将视点下移,从细微入手,一

方面体察历史巨轮碾压下小人物的不幸,关注他们

的内心世界,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通过

小人物命运的变迁来反观大时代的动向,借助小人

物完成宏大的历史叙事。文本饱含作者的悲悯与同

情,温润与善良,使得人物与事件有温度有湿度,读
来令人深思而不过度压抑,让人洞见残酷而又觉生

活中总有希望等。这种女性情怀,是迟子建独有的。
(一)生存困窘而不沉重

在所有的物质资料中,生存资料是最基础的。
鲁迅说过,“人生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更进

一步说明了生存是其他一切活动的前提。当人在面

临生存困境的时候,一切的道德约束和情感,在残酷

的现实面前都会变得不堪一击。在当代文坛上,几
乎所有作家描写人物在面临生存问题时,都异化人

物,如陈应松小说《猎人峰》描写贫穷所导致的亲情

和伦理道德的沦丧,刘恒《狗日的粮食》描写物质的

极度匮乏所导致的人的种种变态心理和行为。凡此

种种,皆让人触目惊心,读来万分沉重。但苦难到了

迟子建笔下,就呈现出另一番样貌了。当生存艰难

的时候,我们在其作品中看到的,不是个体的自私以

及人与人之间的冷酷,而是个体身上的人性之光以

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脉脉。迟子建总是善于用温情

的笔墨来化解现实的沉重。《福翩翩》中,刘家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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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度残疾的知识分子,柴旺是一个没有固定收

入的自由谋生者,王店是一个收入微薄的看门人。
他们生活在社会结构的边缘处,生活环境极其恶劣,
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能互相关爱,呈现出极其纯朴

的人性与美好的情怀,“他们卑微但不卑劣”[2]。在

《亲亲土豆》中,秦山和李爱杰夫妇生活清苦,秦山的

咳嗽引起妻子李爱杰的担忧,最终在李爱杰的百般

劝说下去了医院,却检查出肿瘤。李爱杰为了让丈

夫安心,对其隐瞒病情,让其在医院安心静养,而自

己却偷偷去打工为丈夫挣昂贵的医药费。秦山怕住

院花钱,就离开了医院,回家时还用仅有的一点钱为

妻子买了一件美丽的旗袍。李爱杰回到医院发现丈

夫不见了,疯狂地找寻。当她发现丈夫在自家地里

收土豆时,泪水夺眶而出。王秋萍也与李爱杰面临

着同样的生存窘况,两人一见如故,互诉衷肠。她还

陪着六神无主的李爱杰一起寻找她失踪的丈夫。李

爱杰回家前,将一条新裤子送给了王秋萍。在迟子

建的笔下,即便生存如此窘迫,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

脉脉温情,夫妇间彼此总是为着对方默默地付出。
即便是两个初相识的人,在困难时刻也能够彼此关

爱,互相帮助。患难见真情,苦难中的温情也就越发

显得弥足珍贵。这份温情也足以抵抗现实苦难的沉

重。在《踏着月光的行板》中,林秀珊夫妇原本在两

地打工,节衣缩食地省下钱当车费,为了见一次面,
费尽周折,历尽艰辛。为了不让对方多跑路,两人阴

差阳错地在两地之间往返多次,两列相对而行的火

车疾驰而过,匆匆一瞥便让他们激动不已。贫贱夫

妻百事哀,但物质的贫乏,生活的窘迫,并没有将这

对平凡的夫妻吓倒,苦难让他们彼此更加懂得珍惜,
苦难中的爱情也往往更加动人。迟子建描写的这些

小人物,虽然被残酷的现实生活碾压进尘埃里,但他

们在求生存的过程中,用人性的真善美驱走了现实

的黑暗。
尽管人生难免遭遇现实的困境,但迟子建总能

用举重若轻的笔触让现实脱离沉重,用温润的笔墨

给这些小人物的生活注入缕缕温情,让历经风雨的

人看到阳光。故她笔下的现实虽苦却不沉重,困境

中有人与人之间的相濡以沫。她的作品读来总有一

种力量拨动我们的心弦。这就是温情的力量,是迟

子建女性情怀的独有表达。
(二)精神痛苦而不绝望

哲学家叔本华说过:“人活着就是痛苦。”这句话

说明苦难是生活的常态。苦难和灵魂有关,牵涉到

对生命意义的评价。苦难可以使强者更强,弱者更

弱,只有经得起苦难考验的人,才会达到通脱之境。
面对天灾人祸,面对失去的东西,人难免会陷入深深

的痛苦之中不能自已,那些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总

是让人难以释怀;但迟子建笔下的小人物虽历经精

神痛苦却并不绝望,他们身上总蕴藏着一丝向上的

力量。如《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伊芙琳,一生都得不

到丈夫和孩子的爱,只能从鉴赏别人的苦痛中得到

快感。这是一个由爱生恨的疯狂女人。她陷入了极

度的精神痛苦之中。但伊芙琳的结局并没有让人感

到绝望,因为她最后终于得到精神超脱,参悟了人

生,看透了一切,于是她与慈悲善行相伴而行。苦难

生活对伊芙琳而言已不再是苦难,她同苦难的现实

生活达成了和解:“我”母亲因列娜迟迟不回而担忧

得落泪时,伊芙琳噙着眼泪劝慰着她;男人们被召去

集训时,伊芙琳出去为大家打猎;娜杰什卡走后,伊
芙琳张罗着为伊万再找个女人;得知玛利亚去世后,
伊芙琳落下了泪水,当晚和第二天都没吃饭,最后,
因给玛克辛姆吹气疗疮而死……伊芙琳在世俗生活

中重新找到了自我,她饱经苦难的生命终于涅槃重

生。达玛拉和尼都萨满因爱情遭到世俗反对,饱受

相思之苦,最终因爱殉情,演绎出至真至纯的爱情绝

唱。伊莲娜夹杂在两种文明的冲击下,精神错乱,痛
苦不堪,最终用死亡来结束这种痛苦。对鄂温克人

而言,死亡是另一种生,向死而生是一种解脱,肉体

虽朽,灵魂却已超脱。他们把死亡与民族心理乃至

于信仰结合起来,惟其如此,死亡不仅不会让人感到

悲伤,反而会让人生出一种震撼之感。尼浩萨满每

救助一个人,就会失去一个自己的孩子。她饱受丧

子之痛,可她不仅没有陷入绝望,反而更加执着地坚

守着萨满的责任。她牺牲自己的儿女去救助他人,
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残忍无情,实际上蕴藏着浓厚

的宗教情结,而其内核实质则凝聚着旷世大爱,即为

了种族的生生不息与繁衍。因为灵魂朝着信仰,外
界的一切苦难就不再是痛苦的根源,所以她能够理

解并接受亲子的离世。她的使命意识成就了她的大

胸怀,大母爱。《白雪的墓园》中,父亲的死给母亲带

来了极大的打击,使母亲在精神上感到痛苦。孩子

们怕母亲难过,对母亲隐瞒了父亲墓地的地点。母

亲变得沉默寡言,暗自垂泪,而最终结局则是母亲终

于找到了父亲的坟,在祭奠之后回到家,精神又恢复

正常,恢复了从前的快乐,变得开朗起来,温和地对

待儿女们。这是对死亡和悲剧人生的顿悟,在超越

苦难现实的同时,也体现了主人公将自己交付于未

来的信心。这些女性所历经的精神困苦,说到底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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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于对爱的执着。亲情也好,爱情也罢,都是支撑

这些女性人物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当她们痛失爱人

后,她们的生活便失却了爱的滋润,不可避免地陷入

精神痛楚之中;但在痛过之后,她们依然能以女性特

有的韧性和心力回归生活,并且还能够笑对人生。
外在的苦难让人难以喘息,精神上的创伤更让

人难以释怀。迟子建笔下的人物,遭遇精神上的打

击而不见极端和绝望,反而更加坚强,更加热爱世俗

生活,这是迟子建对于理想生活和平凡人生的一份

独特的理解和希冀。
(三)命途多舛而不悲观

在迟子建的笔下,还有一种人,命运不济却不悲

观。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我”在失去了丈夫

之后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在三山湖旅行途中,经
过乌塘小镇,在目睹了普遍的矿难之后,“我”终于明

白一个人的夜晚也是世界上所有人的夜晚,一己之

痛并不算什么,于是“我”的个人悲伤就上升为对整

个社会所受苦难的悲悯与同情,“我”也走出了个人

悲伤,对普遍存在的苦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生

命有了更加深刻的体悟。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
鄂温克人面临着种种生存威胁,文中“我”的两个姐

姐一个出生不久就死去了,另一个姐姐列娜在搬迁

时落在队伍后面而被冻死;达玛拉为情所困忧虑而

死;依芙琳给人疗病而死;达西开枪自杀而死;杰芙

琳娜吃毒蘑殉情而死;优莲因难产而死;马伊堪跳崖

而死;妮浩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顶替别人的孩子而

死;妮浩因跳神耗力过度而死;依莲娜因醉酒溺水而

死……众多女性人物的相继离世,使小说蒙上了浓

重的悲剧色彩。这些鲜活美丽而年轻的生命遭遇种

种不幸,最终在自然威胁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不可

避免地走向死亡。鄂温克人面临疾病和瘟疫的威

胁,面临野兽袭击等等突如其来的灾难,命途多舛,
但他们依然从容面对,笑对人生。鄂温克人靠打猎

为生,用动物的毛皮换取生活必需品以维持生活,当
遇到瘟疫、疾病的时候,驯鹿和其他野生动物成批死

亡,食物严重匮乏,男人们冒着严寒出去打猎,把仅

有的食物留给女人们;妮浩萨满救助一个又一个濒

临死亡的人;鄂温克人对偷鹿少年的宽恕……鄂温

克人从来都不会因生的艰难与活的苦楚而悲观失

望,尽管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一无所知。他们不

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相濡以沫,用温情去

构筑灵与肉的栖息地。这也是迟子建女性情怀的独

有的表达。迟子建天生有一种柔和向美的心理特

质。她的语言追求唯美,能将死亡和悲剧以一种如

诗如画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如当伊莲娜因酗酒失足

落水而死时,作者写道:“夕阳把水面染成一派金黄,
好像老天知道她喜欢画,特意泼洒了一幅,把依莲娜

给镶在画中了。”[3]诗意的语言将这出悲剧演绎成一

种美的艺术,将死亡造成的心理痛感代之以虚拟的

视觉画面感,淡化了死亡带来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哀

痛。这种诗意正是温情的独特表达方式之一。
迟子建的作品抒写人生苦难,但她不是简单地

把苦难展示给人看,而是在揭示出苦难普遍性的同

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化解苦难的方法———温情。
“对辛酸生活的温情表达”[4]已经成为迟子建鲜明的

艺术个性。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之心去体察小人物

的不幸,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体验。迟子建的作品

处处可见温情的力量,而这种温情恰恰是对苦难的

有力超越,是迟子建对人的存在的悲剧性的深深体

悟,才有了她对苦难生活注入的缕缕温情。有了这

种温情的存在,才得以愈合苦难所造成的创伤,这是

迟子建的女性情怀,也是她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

二

在充分肯定迟子建小说抒写方式与情怀的同

时,学界也有批评之声响起,如有学者指出:“在人类

社会依靠人类外在律令的约束都不一定能够正常运

转的无奈境况下,人的自律都成了破灭的神话,你那

一缕脉脉温情又有多大的拯救力量?”[5]虽然迟子建

坚持“温情的力量同时也就是批判的力量”[4],但其

实温情只是一种有厚度却缺乏力度的力量。也许是

由于大兴安岭生活环境的纯粹与宁静质朴,养成了

迟子建纯良的秉性和气质,使得她寄希望于人性的

返璞归真,说到底是寄希望于人的一种自律精神。
然而,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道德和法律的双

重约束,温情或许能够给灰暗的现实人生增添一些

暖色,可它的作用到底是有限的,过多的温情注入,
也给她的作品带来了一些缺陷。

(一)人物形象欠丰满

迟子建笔下都是些善良的小人物,他们在困境

中相濡以沫,尽管他们偶尔暴露出人性恶的一面,但
大多数在最后又回归了人性的真善美。迟子建的作

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理想人性的赞歌,而这样

理想化的人物在迟子建的作品中俯拾皆是,似乎有

些千篇一律。不难发现,迟子建对人物性格的处理

显得过于简单和理想化,显得情感有余而理性不足。
温情抒写的局限性首先是在迟子建钟爱的小人

物身上显现出来的。例如,在《雾月牛栏》中,父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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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掌让宝坠失去了健康,丧失了正常人的理智,而
迟子建却让一头牛与他朝夕相伴,虽然宝坠也很快

乐,然而到底不能和正常人一样去生活去爱,失去健

康的宝坠今后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会以悲剧收场,尽
管父亲自此对宝坠更加疼爱,这爱里也难免掺杂了

一丝同情和怜悯的成分在里面。迟子建对于受害者

施以温情的抚慰和补偿,这样处理,人们不会过多关

注深究宝坠失去健康的原因,而更多的是以居高临

下的姿态对宝坠投去同情的一瞥,甚至看到宝坠快

乐地与牛为伴还会感动乃至投去羡慕的目光。继父

为自己的过错做出了补偿性行为,直至去世,继父的

真诚被作者处理得十分感人,但人性当中恶的一面

就被这真诚掩盖了,继父形象未免有些简单化和理

想化了,缺乏真实性,人物塑造的深度不够。再如

《岸上的美奴》,小学高年级学生美奴患有精神病的

母亲经常去找语文老师说话聊天,四起的流言蜚语

给美奴造成了困扰,美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把

母亲推入江中淹死,镇长和前来帮忙的人似乎都知

道这回事,可一个个都隐瞒起来并给美奴以关怀和

照顾。迟子建给施害者以“温暖和爱意”,似乎是对

美奴恶行的宽恕和原谅,这种温情超越了道德和法

律。尽管美奴只是个孩子,但这样的结局难免有些

牵强,人物的性格处理得过于简单。再如《白银那》
中,马占军夫妇切断电话线,阻断了村民们与鱼贩子

的联系,让村民们的鱼都腐烂掉。这种恶是难以容

忍的,然而迟子建却为这恶找了一个理由,即马占军

在多年前患了病症,村民们不愿意多借钱给他们。
马占军夫妇此刻的恶似乎是因为村民们有恶在先,
因此显得情有可原。但迟子建忽略了更重要的因

素,即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马占军夫妇的利欲

熏心导致其人性的异化。最后,马占军夫妇的良心

发现让我们隐约感觉到,迟子建不忍心把人性恶的

一面彻底地撕裂给人看。乡长妻子之死促使马占军

夫妇人性的回归,虽然他们的良性转变不失为一件

好事,但这一转变过于突兀,显得有些机械和生硬,
也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迟子建的温情抒写

掩盖了人性中冷酷自私的一面,忽略了对人性恶的

一面的揭示。这阻碍了作家对于复杂的人性做更深

入的挖掘和评判。
温情导致了人物性格的简单化、理想化,导致人

物形象不够丰满。这些温情人物,大多有传统型的

人格,若再仔细审视,不难发现他们身上缺乏现代人

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如吉喜(《逝川》)、徐五婆

(《鸭如花》)、旗旗大婶(《鱼骨》)、芦花的母亲(《北国

一片苍茫》)等人物。这些温情人物一方面有随遇而

安甚至逆来顺受的被动型人格,与生存环境之间没

有任何反思的距离;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情感支配型

人格,身上缺乏足够的自主性和自律性。他们生活

在宁静悠远的乡村,贴近大自然,较少沾染市侩气

息,养成了宁静祥和、单纯自然的生命特质。当迟子

建专注于他们身上美好的一面时,就有意忽略了乡

土人物生命的另一面,如主体性的缺失、自私狭隘、
麻木萎缩、封闭沉沦等。事实上残缺是常态,是完整

生命的组成部分,迟子建却有意将它隐藏起来,而无

限放大人性中的正面特质,代之以温情的书写。要

注意的是,迟子建的乡土温情不同于那些具有现代

意识和现代人格的人之间的能够提升人生境界的友

情和爱情,不同于君子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和肝胆

相照,而更多的是一种补偿性的情感,一种悲天悯人

的情怀,一种普济众生的情怀,一种源自本性的善。
这种乡土温情有时可以逾越伦理道德,甚至超越现

实法则和秩序。若以现代性的眼光去观照这些人

物,他们大都缺乏对自我生命主体性的尊重。他们

的温情不是建立在对人生、生命深刻领悟的基础之

上,因而也就止步于较低的物质生存的层面,并不能

将人的灵魂导向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
(二)批判现实欠力度

迟子建对苦难人生有着一份透彻的理解,始终

秉持着一种温情的世界观。在其作品中,不论生命

遭遇多少寒流,人们心中总有一颗爱的种子在生根

发芽,正是这份爱让生命延续。苦难和温情,一个是

病症,一个是药方,两者的交融,使得生活达到一种

平衡状态。在温情的笼罩下,创伤得到了某种程度

的补偿,悲剧性得到某种程度的稀释。人们沉浸于

这弥足珍贵的温情当中,容易失却对造成个人创伤

的政治、社会体制的拷问。殊不知悲剧上演的因素

有太多,除却性格原因是人们一时难以控制的因素

之外,社会原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苦
难是生活的常态”作为悲剧上演的理由,这或多或少

有些牵强,温情的融入让苦难的人生不再沉重,这温

情对苦难的巨大的包容性,使苦难的存在有了更多

的合理性。正因如此,人们也就不再去追究苦难的

现实根源,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如《踏
着月光的行板》,林秀珊夫妇情深似海,因为偶然原

因在中秋节意外同时获得一天假期,两人为了见一

面,在两列相对而行的火车上几经辗转,最终擦肩而

过的一瞥,让彼此心满意足。他们的爱情深沉而又

热烈,让人感动。他们应该有更美好的生活。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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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对现实社会产生质疑和批判:究竟是什

么原因导致这份爱情如此艰难和辛酸? 迟子建在小

说的结尾写道:“这列车永远起始于黑暗,而它的终

点,永远也是黎明!”作者在文末强加了一个光明的

尾巴,既不能解决现实难题,又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批

判。再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全篇以“我”的视角

来观察,读者和“我”达到了视界融合。读者紧贴着

“我”的视线和思维,意识到“一个人的夜晚就是世界

上所有人的夜晚”,苦难此时有了普遍性。而作者要

传达的是一种温情主义的世界观,并无意于揭露矿

难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我”走出了悲伤,视苦

难为人生常态,也就意味着读者的悲痛得到缓解,但
这种廉价的温情磨平了现实粗砺的棱角,如屏风一

般模糊了血淋淋的丑恶和残酷的现实,使人面对苦

难时少了一分激愤,多了一分淡然。人们止步于为

死难者的亡灵做祷告,而无意去撕开现实一角,探索

矿难事故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这种悲天悯人的

温情,只能是伤痛时的一种自我安慰,丝毫改变不了

现实。外在的苦难依然存在,死亡依然接连不断地

发生,这就是温情主义的欺骗性。再如《沉睡的大固

其固》,“文革”期间,刘“合适”状告他的邻居校长是

苏修特务,这位校长就被整日地批斗审讯,还进了干

校。而校长妻子一气之下就在两家宽展展的院子中

间筑起了“院墙”。“文革”结束之后,老校长重新走

马上任了,那一堵柴禾还是坚如磐石。这一堵“墙”
是“文革”留下的创伤。“文革”结束后,加害方没有

什么灵魂的忏悔,只是借助孩子之口,就拆除了这堵

“墙”,抹去了“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小

说最后又借助孩子的视角去展望明天。不管历史曾

经给人带来多少伤害,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未来,遗忘

了昨天。历史是由人创造的,有着不尽合理之处,当
一段历史成为过去,如果采取遗忘的方式而不加以

反思,从中汲取教训,那么任谁也无法保证历史悲剧

不会再重演。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这些不如意

并非难以避免。不如意发生了之后固然可以用温情

来补救,但一味地用温情来补不足,反而会有碍于作

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
(三)主观倾向拒文明

许是由于从小生活在乡间,迟子建对乡土大地

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她的笔着力于描写清苦黯

淡的未经现代文明浸染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封闭

自足,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文化空间,人与

人的交流较为便利和密切。不论是迟子建还是她笔

下的人物,生活在这样一个封闭自足的乡村环境中,

乡村文化带给他们的更多的是一种其乐融融、祥和

宁静的感觉或印象。他们自觉地对城市现代文明持

一种隔膜和疏离的态度。她的批判矛头指向的就是

现代文明,温情越醇厚,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就越强

烈,而一味地批判现代文明就容易在立场上陷入一

种极端。现代城市文明对于迟子建而言意味着温情

的反面,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由衷赞美向

往原始古老的鄂温克文明,通过善良的鄂温克人种

的灭绝,以及他们民族古朴原始的文化观的消亡,来
批判现代文明对他们的戕害。鄂温克民族的文化自

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但由于这个民族生活方式的

自给自足,其文化也形成封闭保守的特点,缺乏应有

的生命活力,一旦遇到他种文明就自然而然地瓦解

了。不管迟子建是不愿意面对还是有意忽略这民族

文化的弱点,她的这种对现代文明的拒斥态度都表

露出强烈的反现代化倾向。再如《九朵蝴蝶花》,都
市的现代生活给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却掩藏

着女性生存的危机。女性在精神上永远处在巨大的

恐惧之中,找不到安全感。迟子建通过对现代人生

活空虚苦闷的一面的描写,表达对都市生活的否定,
对农耕生活的向往。其他的作品如《伪满洲国》《晨
钟响彻黄昏》《银盘》《热鸟》等,都体现了迟子建对现

代社会的批判,传达出一种强烈的反现代性的立场。
这种反叛意识表现为对现代文明的全面批判与否

定。乡村和都市,与其说是两种不同的地理空间,不
如说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空间和生活方式,而
迟子建显然偏于前者。乡土社会形成了一个温情的

磁力场,迟子建和她笔下的人物都为温情的磁力场

所吸引,对于大自然、原始的生活方式由衷地眷恋和

执着。这种温情的磁力场一方面能够维持乡土社会

的和谐与平衡,另一方面强烈地排斥着城市现代文

明,由此形成了一种反现代化倾向。然而迟子建的

温情显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与强大的现代文明相对

抗,现代文明由此构成威胁温情的外在因素。迟子

建秉持温情主义的世界观,自然要毫无保留地批判

现代文明。她的这一保守姿态,使她不自觉地站在

了现代文明的对立面,成为新时期文坛写作的一股

逆流。这种温情所表露的反现代化倾向,不利于乡

土社会更充分地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从而走

向开放和创造,反而使得乡土社会加强了自身的封

闭和保守。
总之,迟子建是一个创作个性非常鲜明的女作

家,苦难与温情合奏,批判与宽恕混呈,忧伤与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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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因此,中国文学在走出去的

过程中,应主动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如报纸、书籍、杂
志,以及电影、电视、网络等,还可以国际书展作为展

示优秀文学作品的舞台。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作为

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媒介,其传播范围广,传播

速度快,应合理地加以利用,使宣传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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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 她曾多次获得大大小小的奖项,这是对迟子

建创作的肯定。苏童说过:“大约没有一个作家会像

迟子建一样经历十多年的创作而容颜不改,始终保

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
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1]她始终怀着悲天悯人的

情怀关注着身处苦难中的小人物,用温情的笔墨书

写苦难。她吟唱的歌曲总是温情而略带忧伤,忧伤

而不沉重。也正因为如此,其小说存在着一定的局

限性,如以温情的情怀书写苦难,使人物形象单一、
批判力度钝化、对人类文明发展缺乏认同感等。当

然,瑕不掩玉,尽管如此,她的小说仍然呈现巨大的

艺术魅力,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残缺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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